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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改革�
步履维艰

为了从根本上打破国有银行一统
天下的垄断局面，国务院批准温州、泉
州等地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发展新型金融组
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地方金
融体制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
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
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
公司，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2014 年
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积极发展村镇银
行，逐步实现县市全覆盖。对小额贷款
公司，要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管理政
策，加快接入征信系统，发挥支农支
小作用。

作为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村镇银
行，是 2006 年银监会推出的，其出发
点在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
准入，要求股东最少有一家为持股比例
不低于20%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且主
要发起人为出资额最多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2012 年 5月，银监会又出台《关
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
实施意见》，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
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同时为民间
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良好环境。为了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村镇银行，《实施意
见》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
比例要求由20% 降为15%，同时明确
村镇银行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后，主
发起行与其他股东按有关原则调整各
自比例，发起行可以减持甚至全部退

出村镇银行。而小额贷款公司是由中国
人民银行推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由自
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
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是经营小额
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
公司。从理论上说，把普遍存在的“只
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
行，似乎是一条便捷的通道。村镇银
行的特点是把大型银行和小额贷款公
司二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大
型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和监管框架，
又能发挥小额贷款公司的区域特色和
灵活机制。当那部分优质的小额贷款
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意味着小额贷
款公司的资金来源直接与公众资金联
系，而在监管方面则按照商业银行的相
关规定予以强化。目前通行的关于设

置村镇银行的条件是根据 2009 年 6月
中国银监会下发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
设置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其中对符合
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
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但由于规定的条
件较为苛刻，要把小额贷款公司转制
为村镇银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009 年 6月 至 2012 年 9月， 温
州相继公布 9 家民营企业为第一批小
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或主发起设
立村镇银行。第一批小额贷款公司转村
镇主发起企业是：苍南联信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正泰小额贷款责
任有限公司；第一批民营企业发起设立
村镇银行主发起企业是：安徽方兴置
业有限公司（设在温州市瓯海区）、新
明集团有限公司（设在泰顺县）、上海
华东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设在洞头
县）；设立信托公司主发起企业是：上
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设立融资租
赁公司主发起企业是：温州市财务开
发公司、森马集团有限公司、民扬集团
有限公司。但是，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在
发展过程中却遇到正规银行所没有遇
到的特殊困难。因为按照现行国家金
融政策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只能贷不
能存，囿于资金规模较小，资金周转
率很低，其利润规模也就相当有限。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小额贷款公司的初
衷是为了解决民营企业和农民的“融资
难”，但自身经常面临着“钱荒”，只好

许经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4 年第 3 期

21

么任何制度都是同质的，也就无所谓

金融制度创新。正规银行解决信息非

对称性的直接方法，就是通过收集信

息，如借助于财务报表以及商业计划书

等，这是银行业务的常规要求。但由于

固定交易成本的原因，从大量小企业

收集信息的成本，要远远高于集中处

理少数大企业的信息成本。当然，解

决信息非对称性的另一种办法，就是

提供抵押品，但小企业往往不具备可

提供给银行的抵押品。与社区银行相

类似，小额贷款公司与客户密切接触，

在很大程度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向公众吸收存款，
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金融机构，况且
其融资额不能超过注册资金的 50%。
民间自发形成的非正式融资渠道，尽管
存在的问题很多，但可以方便为小企业
提供资金来源。小企业的非正式融资
渠道，往往来自亲友、地下钱庄，与小
企业主有着密切联系，从而消除了信息
不对称性的问题。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的爆发，就在于借贷双方信息的非对称
性。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创新，不仅在于

把地下金融转化为地上金融，使民间金
融阳光化，还要创造条件使借贷双方
的信息公开、透明。金融业是一个强制
度依赖型产业，没有好的制度安排钱
就不会投放到你那里。长时期以来，

温州民间借贷都是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

上的“熟人经济”，缺乏规范的外部监

督的自发行为，存在着较为频繁的高发

风险，加上大量资本由于无法向实体

经济输送，纷纷转向相对暴利的虚拟

经济，在尝试到“资本生钱快于实业生

钱”的甜头后，巨大的资金需求疯狂
抬高利率水平，最终导致恶性循环和
信用危机。

为缓解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
题，2012 年 4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
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温州民间借
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600万
元，由14 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成
立。该服务中心的业务流程是：建立
资金供求信息库，提供中小企业融资
需求和民间资金供给信息；进行信息
配对与对接；安排资金供给方与需求
方见面；协助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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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收回一笔贷款，才
能再贷出一笔贷款。
与此同时，小额贷款
公司不属于金融机
构，不能享受各种优
惠，更谈不上有能力
与银行业竞争。根据
银监会发布的《小额
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
镇银行暂行规定》指
出：小额贷款公司满
足 持 续 经 营 3 年 以
上，最近两年会计年
度连续盈利，不良贷
款率低于2%，引入
持股比例不低于20%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
为最大股东等一系列
条件后，才有条件申
请设立村镇银行。同
时，小额贷款公司转
型成为村镇银行的条件之一，是民营资
本不能取得超过 50% 的控股权。也就
是说，必须成为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子公司。再加上许多乡镇银行无法加
入正规银行系统，不能发行银行卡，
即使发了银行卡也无法转账汇款。小
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的条件是
相当苛刻的。 2012 年 5月2日，《温州
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已
经被浙江省政府常务会“原则通过”，
并上报国家相关部委，温州市还要向国

务院和中央部委提出该市金融综合改

革需要以下支持：明确一批先行先试
综合改革项目，进一步明确改革配套政
策相关细节，进一步授权立法和审批
权限，恳请给予温州试验区有限立法
权限，比如制定地方金融管理条例等，
恳请国家发改委、商务部、银监会、证
监会、保监会等有关部委梳理现有政
策，把部分审批权下放给温州金融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我们之所以强调金融制度创新，

是因为金融领域存在着信息的非对称

性。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是对称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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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手续并登记备案；为借贷双方整
理资料、归档，向主管部门备案。在温
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总体框架下，这一重
要的制度突破，使得以往一直游走在灰
色地带的民间借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官
方认可，有利于逐步形成层次分明、信
息对称、风险可控的民间资金流通渠
道。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是如何降
低信贷风险的呢？贷款人要提供近期银
行流水和信用记录，接受审查；贷款
企业要提供资金财务状况流水和营业
执照，接受审查。其贷款分为信用贷款
和抵押贷款，相比抵押贷款，信用贷

款利率要高一些。但是，中心明确规

定，包括中介费、利税，贷款人最终

综合成本不能超过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的 4 倍。如果发生无法归还贷款，在合

法合规且手续具备前提下，如果出现

逾期不还的情况，为保证出借人收益，

融资中介一般会先行垫付利息，若本

金也出现风险，则中介会主动将贷款方
的抵押物拍卖。

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农村金融改
革性质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其重要目
的之一就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但是，这个目的能否达到，还面
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当前，温州传统
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承
受着土地、劳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
急剧上涨，其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必
然导致转型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不仅

如此，资本的趋利本性和“去制造业”
倾向，还有可能引发“产业空心化”。
2001年，温州有近4000 家打火机企
业，到2010 年剩下不足100 家。被誉
为“中国鞋都”的温州，制鞋业企业已
经从 2005 年的 4000 家减少到2600
家。当前温州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完全
是金融问题。从表面现象看，温州民间
借贷危机虽然源于民间金融领域，但
更深层的原因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
后引起的。以往那种低成本的竞争优
势，面对成本上涨与市场萎缩的双重挑
战，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民间融资疏通了，资金供
给问题解决了，企业家也不一定会把钱
投入实体行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以4 倍于银行资金利率贷款给实体经
济发展，显然会限制实体企业扩张规
模、吸收民间资本的意愿。温州金融
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构建民间金融交
易平台，截至 2012 年 9月，这个平台
上登记的可用资金是 20 亿元，而实际
产生额则只有 8000万元。与温州现有
6000 亿元的民间资金相比，显得微乎
其微。所以，要破解温州民间借贷危
机难题，既要积极地创造条件，让民
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制度化；又要
因势利导地加快温州传统低附加值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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